《神峰通考》之正官格 
正官格 
楠曰：正官者，何以言之？蓋以陽見陰、陰見陽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如人之一夫一婦之有配對也。
何以謂之官？蓋官者管也。如人焉，必須官管，然後循規蹈距，居仁由義，不敢放逸為非，故為制我身主之官也。
然月令提綱之官，若我之本府太守本縣之令尹也。但當服其管，則豈能用之。故凡月上官星，世無用官之理，如此將如何取用？但或只有官星一點，日主又旺，則官星輕而日主旺，運行官旺最為奇。
譬如府官，是我之主也，今主人弱也，當以財生之，行官運以助之。若行印運，則又泄弱官星之氣。
若官星犯重，日主根弱，克制日干太重，則不曰官星，而曰七殺也。七殺克身，則傷官食神，以制其官殺也。大抵用月上官星，要官旺，官旺方好取用。要官星有病，各因病而藥之。
官旺官多，喜食神以制去之。官星氣弱，喜財神以生之，官旺之運以助之。若日干官星二者，純和無病，俱是平常人也。
若歲月時上虛官，用之十有九貴。然官為扶身之本，夫人非官，則放於禮法之外，故官星不宜破損，而亦不可用也。
惟官星太弱太旺，方為有病，因其病而藥之，斯可作為用神而論禍福也。《繼善篇》云：有官有印無破，作廊廟之材。 

楠曰：舊謂有官有印，乃雜氣所藏官印也，牽強不可從。或曰：有官有印，蓋言人命中有官星印綬雙全者，更無刑沖破害之物，破傷官印貴氣之物，則官生印、印生身，其人必是廊廟棟樑之大材。此說可從。
蓋乙生申月，丁生亥月，己生寅月、辛生巳月，皆官印兩全，何必拘於雜氣兩全乎。況雜氣喜沖破，謂之無沖可乎？ 
古歌云：正氣官星月上推，無沖無破始為奇。中年歲運來相助，將相公侯總可為。 
補曰：正氣官星，謂陽見陰、陰見陽。如六甲日生酉月、六乙日生申月、六丙日生子月、六丁日生亥月之類，乃月正官也。柱中無沖刑破害，功名顯達，始為奇特。
下文云“登科甲第，官星臨無破之宮”是也。中年歲運遇財星印綬，身旺之助，更無刑傷殺雜，則臺閣可登。
古歌云“官印相生臨歲運，玉堂金馬作朝臣”是也。 
司馬季主云：真官時遇，早登金紫之封。 
補曰：真官時遇，謂真正官星，遇於生時，正《淵源》所謂時上正官格是也，必早得腰金衣紫之貴。《格解》時作月令之時，非生時之時，又於時正官格，刪而去之，則非也。若以此時遇為月令之時，則《喜忌篇》云：“偏官時遇，制伏太過，乃是貧儒”，遇官星生旺位，亦可謂月令之時乎？牽強不可從。 
《通明賦》云：祿得天時，奇花生於金帶。 
補曰：祿得天時，乃時干得正官，而且見其言之祿，必有奇花金帶之榮貴。與上文大同而小異。解謂祿馬為官，則是為天時即干，則泛而不切。曰天下，則年月亦在其二中矣，於時干，則隱而晦矣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偏官格 
偏官格 
楠曰：偏官乃陽見陽、陰見陰，原非陰陽配合。更得食神傷官，以制去其凶銳，雖先為克我之凶神，今則馴服其凶，而反為我之奴僕也。
用偏官，如人畜奴僕，擒制太過，則為盡法無民，則奴僕力衰，不能為我運動。若擒制之不及，則奴欺主矣。偏官即七殺也，如甲日干，數至七個字逢庚字，號為七殺。乃克身之刀劍一般，偏官無制曰七殺，故宜制伏，亦畏太過，亦畏不及。
凡看命先看七殺，若有七殺，就要將此七殺處置了，方能用得別物。或不能制去其七殺，則殺星能害我性命。譬如人雖有金銀田產，無性命，此實為閒物。
原書云：“有殺須論殺，無殺方論用。”蓋先人立有此言，特未分明顯說，故使學者心上模糊，但殺是勢惡權貴、奸邪小人之象。故用殺得宜，多主顯耀，宦臣相類與其媚於奧，不若媚於灶之意也。
月上逢官無可用之理，但能管束我之身，安肯為我用也？但或官星衰，則生之。官星太旺，則克之，取此以定禍福。吾亦未見用月上官星是貴命，只見用殺星，多富貴人也。
子平書俱涵蓄說隱，而不發其真理。故殺者，殺我也，是殺身之對手。官者，管我也，是制身之繩法。此造化之正理，不可不知也。 
又曰：棄命從殺格，緣日主全無一點生氣，四柱純然有官殺，則不得已而只得從殺也。劈如遇強盜，本身無主，只得舍命從之，就要有財，生起其殺，行財殺運，以生助其殺也。
畏見八字有根處，及制殺運，猶如從盜，又思歸父母兄弟之鄉，則盜放汝乎？又如從盜，就要助起其盜，若又克害之，則盜必惡汝。此格出正理，甚有驗也。
但六陰日干有從之理，如婦人屬陰，亦有從人之道。若六陽日干，見殺多，只或作殺重身輕看，若日主全無氣，變作棄命看，亦畏見根死。 
《喜忌篇》云：五行遇月支偏官，歲時中亦宜制伏，類有去官留殺，亦有去殺留官。四柱純雜有制，定居一品之尊，略見一位正官，官殺混雜反賤。 
補曰：四柱純雜有制，蓋言四柱中純殺無官。有食神制伏得宜，定居一品之尊，上文所謂五行遇月支偏官，歲時中亦宜制伏之謂也。若殺為用神、雜以正官，有傷官克制，或官為用神，雜以七殺，有食神制伏，亦定居一品之尊。
上文類有去官留殺，亦有去殺留宮之謂也。略見一位正官，官殺混雜反賤，是無制伏、無去留之謂也。或者改純雜有制，為純殺有制，誤。《格解》又分五行遇月支偏官，歲時中亦宜制伏為一節。分四柱純雜有制，定居一品之尊，略見一位正官，官殺混雜反賤為一節。至於中間類有去官留殺，亦有去殺留官二句，乃刪之而不用，俱屬可疑。 
《喜忌篇》云：四柱殺旺運純，自旺為官清貴。 
舊注云：“此七殺即偏官也。”且如甲忌庚為七殺，而甲生於寅地，乃身旺。其中暗包丙長生，則不畏金為殺。以殺化為偏官，則甲庚各自恃旺之勢，而行純殺之運，乃為極品貴，此說似牽強。蓋身殺或強，而或制伏得宜，固多權貴者，使柱中殺旺身強無制，又行純殺無制之運，乃為極品之貴，恐不可從。或者又解為身旺殺旺，身殺居長生臨官帝旺之鄉，乃通月氣者是也。運純謂中和之道、制殺化殺之運是也。清貴者，清高而貴顯，繡衣黃門是也。蓋四柱中七殺日主俱旺，無食神制殺，運入制伏之地，則為清高而貴顯也。此說可從。 
《喜忌篇》云：柱中七殺全彰，身旺極貧。 
舊注解曰：“傷官本官之七殺，敗財本財之七殺，偏官本身之七殺，四柱有之，身旺建祿不為富矣。”此誠確論可從。蓋建祿身旺之人，喜見財官，所謂“一見財官，自然成福”是已。忌見七殺反傷，所謂“切忌會殺為凶”是已。若柱中有傷官，是官祿之七殺彰矣。有敗財，則財馬之七殺彰矣。有七殺偏官，則身之七殺彰矣。此所以為全彰，雖見祿身旺，貧不自聊者，故曰：“身旺極貧。”或曰此乃純殺格怕身弱也。蓋言人命四柱中七殺之神全彰者，又身弱者，乃極貧窮夭壽之人也，乃又為身弱極貧夭壽。咦！以此解“殺重身輕、終身有損”可也，以此解“非夭即貧，定是身衰遇鬼”可也，解此節則鑿之甚矣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庚值寅而遇丙，主旺無危。 
補曰：庚日值寅，坐休絕之地，而柱中又遇丙，似乎衰而有危。然寅中戊土長生，能生庚金，以泄丙火之氣，乃絕處逢生，名曰胎元受氣，又名小長生。人命逢之，主一生造化，衣祿興旺而無危，非言日主之旺也。下文雲金逢艮而遇土，號日還魂。或者以庚寅日為旺不通，遂以庚值寅而為庚值申，以迎合主旺為日主之旺。非經本義，不可從。 
古歌云：絕處逢生少人知，卻去當生命理推。返本還原宜細辯，忽然屯否莫猜疑。 
又歌云：或雲胎養小長生，人命惟逢自積靈。若也修文應稱遂，不然榮運亦光亨。 
古歌云：偏官如虎怕沖多，運旺身強豈奈何。身弱虎強成禍害，身強制伏貴中和。 
補曰：月上偏官，謂陽見陽，陰見陰。如甲生申月、乙生酉月是已。為人剛暴好殺，觸之即怒、性情如虎、最怕三刑六害，或羊刃魁罡相沖，必有凶禍。最喜運皆旺相，身強有制，化為權貴。若身弱殺強，無制之運，則虎加翼者也，其咆哮之威不可御，反為所噬。然偏官固宜制伏，亦貴中和。如一位偏官，制伏有二三，復行制伏之運，反不作福。何以言之？蓋盡法無民，可繹思也。 
又歌曰：偏官不可例言凶，有制還他衣祿豐。干上食神支又合，兒孫滿眼福無窮。 
解曰：偏官即克我之神，本為惡宿凶殺。然不可例言凶也，須要制伏。有制化之權要，則衣祿不期豐而自豐。天干有食神，如甲見丙，地支有合，如卯中乙木合申中庚金之類，則子孫振振，有無窮之福矣。所謂七殺有制亦多兒是已。 
又歌曰：偏官有制化為權，英俊文章發少年。歲運若行身旺地，功名大用福雙全。 
解曰：偏官之格，雖為人凶暴無忌憚。然無制則為七殺，有制則為偏官，即化為權貴，少年穩步青雲，早歲題名黃榜，必是文章顯赫之人，故曰英俊文章發少年。殺強有制，故曰美矣。若運衰弱，欲其大用也難矣。若歲運又無制，則聲名特達遍朝野，所謂殺多是大富大貴之人。所謂“平生為富為貴，只因殺重身柔”，此等格局，但多夭耳。若運扶身旺，與殺為敵，或七殺透露，食神破局，皆不吉。 
又歌云：五陽坐日全運殺，棄命相逢命不堅。如見五陰臨此地，殺星根敗吉難言。 
補曰：舊文末句，本謂殺星之根敗而無氣，身無所從，則禍即至，而吉難言。或者改根敗為臨敗，非也。又一說，改殺星而為殺強，以根敗而為日主之根敗亦非也。《格解》謂殺強根敗吉難言，但非棄命從殺之意。蓋從殺者，正不嫌於殺強根敗耳。誠是但未知其根敗，非日主之根敗，識者詳之。 
又歌云：土臨卯位三合全，不忌當生金不纏。火木旺鄉名利顯，再運坤坎禍連綿。 
補曰：舊文第二句，原是“不忌當生金水纏”而或者改為“不見”與末句“再逢”字不相應，仍當作不忌看。蓋土臨卯位，謂己卯日主，亥卯未三合殺局，謂從殺亦可。當生金水，俱有謂金生水，水生殺，亦不忌。或行火土旺運，殺印相生，功名顯達。再行坤坎金水之運，必禍連。蓋當生既逢金製，而運又逢之，必禍連綿不已，所謂“食神破局反不吉”是已。又一說末句舊文，原是福連綿，而改為禍連綿亦非，蓋己卯日主，逢亥卯未三合，是謂殺強身弱，當生金水相纏，水固生殺，而金能制，故不忌。及犯行身旺之地，則廊廟之客、金紫之貴，所必至矣，故曰功名在用福雙全。 
又歌曰：煞星原有制神降，制旺身強貴必昌。叵見制神先有損，反將富貴亦災殃。 
解曰：煞星者，七殺偏官也。制神者，食神也。使月上逢七殺，而有食神降制則宜。又身居強旺之地，則富貴榮昌必矣。若食神逢梟，則食神先自損矣，不惟失其富貴，且有災殃。所謂“食神制殺逢梟，不貧則夭”是也。 
《玄機賦》云：身強殺淺，殺運無妨。殺強身淺，制鄉為福。 
解曰：身居強旺而殺淺者，強行殺旺無制之運，亦無妨害，所謂“原犯鬼輕，制卻為非”是也。七殺太重而身弱者，要行制伏得宜之鄉，方可發福，所謂“一見制伏卻為貴”是已。 
《天玄賦》云：殺星重而行殺旺運，早赴幽冥之客。 
補曰：身弱殺重，宜行制伏之運，則為福為壽。而又行殺旺之鄉，必至夭壽而死。故雲。 
《定真篇》云：七殺無制，逢官祿為禍，而壽元不久。 
七殺以有制有貴，若無制伏，又逢正官，且建其官之祿，如甲逢庚無制，又逢辛金官星之數，則為官殺混雜，《萬金賦》云：官殺混雜當壽夭。 
《幽玄賦》云：身太柔殺太重，聲名遍野。 
補曰：身勢太柔，略無一點根氣，七殺太重，而滿盤重重，日主從其殺，運行財殺旺鄉，而聲名威遠、朝野顯達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時上一位貴格 
時上一位貴格 
楠曰：時上一位貴格，蓋取時一點殺星。若日干生旺，時上有殺，則用之為時上一位貴。若身旺殺衰，喜殺旺運，富貴多子，蓋殺乃子星也，身旺能任其子也。若日干弱，時上殺旺，怕行殺旺及財運，正謂“時逢七殺趕身衰”，則主貧賤無子。殺能克身，不能生子，正謂“時逢七殺本無兒”。若時上有殺，亦要先安置殺星，或制去之，或合去之，方可用月上用神。如不曾克制此殺，即當把時上殺為用神，月上雖有印星財星，亦不能用。故格格推詳，以殺為重。前人立言，說不分明。 
補曰：時上偏官，即時上一位貴格也。如陽見陽干，陰見陰乾，相克是也。透出為妙，只許一位，四柱不許再見。若年月日又有，則為辛苦勞碌之命也。要本身自旺如甲寅，自生如甲子之類，又要有制伏，有制則為偏官，無制則為七殺。又要制伏得中和，一位七殺，卻有兩三位制伏，是為太過。雖有學問，不榮仕路，乃是貧寒一老儒。故《喜忌篇》云：“偏官時遇，制伏太過，乃是貧儒。”四柱制伏多，要行七殺旺運，或三合得地，可發。若原無制伏，要行制伏之運，可發。如遇殺旺，無以制之，則禍生矣。則偏官為人性重，剛執不屈、傲物自譏，膽氣雄豪。月偏官亦然。 
又補曰：食神制殺，化鬼為官，因宜權貴。所謂“食居先，殺居後，功名兩全”是已。羊刃合殺，變凶為吉，亦能權貴，所謂“甲以乙妹妻庚，凶為吉兆”是已。 
又補曰：食神制殺，不宜逢梟，逢則禍，故曰“食神制殺逢裊，不貧則夭”。羊刃合殺，不宜財多，財多必咎。故曰，財生殺黨，夭折童年。 
又曰：食神固能制殺，而傷官亦能制殺，但傷官不如食神之力。夫羊刃固能合殺，而傷官亦能合殺，但傷官不如羊刃之勢顯。陽日傷官能制殺，而不能合殺，如甲日見丁為傷官，能制庚金之殺，而不能合庚是已。陰日傷官能合殺，而自克制殺，如乙日見丙為傷官，能合辛金之殺，自能制辛是已。 
又曰：殺一也，而馴服為用有二，制與化是也。制殺者，食神也，所謂服之以力也。化殺者，印綬也，所謂服之以德也。與其制之以力，不若化之以德，故《通明賦》云：“制殺不如化殺高。”制化不可並立，有制不必有化，有化不必有制。倘若化神弱，制神強，施恩有不足之怨。化神旺，制神衰，臨事無禁制之能。 
古歌云：時上偏官一位強，本身健旺富非常。年月並無官財殺，獨於時位最相當。 
又曰：時上一位貴，藏在支中是。日主要剛強，利名方有氣。 
補曰：此言時支偏官，如甲逢申時，乙逢酉時之類，乃藏在支中者也，日主強旺，名利必振，惟忌身弱，百力不能勝也。 
又曰：時上偏官喜刃沖，身強制伏祿豐隆。正官若也來相混，身弱財生主困窮。 
補曰：時上偏官，如甲日見庚干，乙日見辛干之類，不怕沖刑羊刃故也。《繼善篇》云：“時上偏官喜刃喜沖。”日主生旺，年月有食神制伏，所謂“食居先，殺居後，功名兩全”，爵祿豐厚。不要正官來混，有兄不顯其弟，加以身勢衰弱，財生殺黨，必主貧寒困苦，所為不遂。 
又曰：時上偏官一位強，日辰自強貴非常。有財有印多財祿，注定天生作棟樑。 
補曰：時上偏官，只喜一位，四柱中不要再見。日主自旺，如甲寅乙卯，或生於寅卯月之類，則身殺兩強，富貴過人，有財則時殺有根，有印則化殺生身，財馬官祿，自然興旺。 
又曰：時逢七殺是偏官，有制身強好命看。制過喜逢殺旺運，三方得地發何難。 
補曰：時逢七殺，乃是時上偏官格。身旺有制，如有一位殺，則有一位制，乃是貴人。文章振發，當作好命看。若有兩三位制，則為制伏太過，逢殺旺三合，得地之運，其發達也，勃然不可遏。苟制伏太過，而又不能行殺旺之運，雖文過李杜，終不能顯。 
又曰：原無制伏運須見，不怕刑沖多殺攢。若是身衰惟殺旺，定如此命是貧寒。 
補曰：偏官有制伏，不宜運再見。若當生原無制伏者，喜行制伏運，月上偏官，怕刑沖多殺之攢。時上偏官，不怕三刑六害羊刃沖破，多殺攢聚，惟喜身強殺淺。若是殺重身輕，終身有損，縱不夭壽，定是貧寒。 
又曰：時逢七殺本無兒，此理人當仔細推。歲月時中知有制，定知有子貴而奇。 
補曰：時上偏官建祿，主克子。或歲月中有食神制伏，或刃合，不惟有子，而且貴。故曰，時上偏官有制，晚子英奇。 
《四言獨步》云：時殺無根，殺旺取貴。時殺多根，殺旺不利。 
補曰：且如庚用丙為殺，生於寅，旺於巳午，庫於戌，乃殺之根也。《格解》以財為根，亦是。若時干虛露，既無根氣，又無財生，運行殺旺，富貴可得，如三合得地，既多根氣，又有財生，再行殺旺之鄉，反不利，而貧苦者多矣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官殺去留雜格 
官殺去留雜格 
《喜忌篇》云：類有去官留殺，亦有去殺留官。 
補曰：此乃五行遇月支偏官節中兩句。《格解》不明，摘附於此，全已論在偏官格下，《三車一覽》論官殺去留之說，亦附於此，有可去官留殺者，即以偏官論；有可去殺留官者，即以正官論。凡看去官留殺，去殺留官者，要看四柱中官殺孰輕，天干透出者易去，月支所藏者難去，須得四柱去官殺之物眾而有力，方才去得。去官殺之物，傷官食神是已。 
《喜忌篇》云：神殺相絆，輕重較量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歲月時中，大怕官殺混雜。 
《易鑒》云：天地人元分五音，陰陽妙決審其真。去留舒配須參透，福自中間理自明。 
《萬金賦》云：官星怕行七殺運，七殺猶畏官星臨。 
官殺混雜當壽夭，去官留殺仔細尋。 
留官去殺莫逢殺，留殺去官莫逢官。 
官殺受傷人必夭，且宜財格定前程。 
《三車》云：合官星不為貴，合七殺不為凶。何與？官殺混行，柱中閒神合去七殺，所以不為凶。又曰：大抵凶神有物合去，則反凶為吉。吉神有物合去，則反吉為凶。凶神：七殺、羊刃、劫財、敗財、偏印、梟神、傷官之神是也。吉凶神殺，又看格局，喜何神，忌何神。不可執一而論。 
《集說》云：貪合忘殺，貪合忘官。如六癸日生人，干頭透露己字，乃是癸家七殺。如再有甲字，乃是己家合神，則合去己字，不為殺矣，此謂貪合忘殺，陰日以傷官而合也。又如六壬日生人，干頭透出己字為官星，如見甲子透出，乃是官家合神，合去己字，不為官星，此謂貪合忘官。陽日以食神而合也。 
又云：壬水相逢陽土時，心懷仇怒起爭非。忽然癸水來相救，合住凶頑不見威。 
補曰：陽水時逢戊土之類，性情如虎，急躁如風，其常懷不平之氣，偏爭好鬥，忽逢癸水之妹，合戊土之殺，則殺頑之氣自消，而威暴不施。如無癸妹來合以救之，則剛暴不已，不免為屠兒獄劊之徒，何嘗有惻隱心也哉。 
又曰：壬逢己土欲為官，驀被青陽起訟端。引誘合將真貴去，致令受挫萬千般。 
補曰：此貪合忘官之例也，蓋亦以食神而合官。青陽謂甲木也，真貴謂己土之官也。蓋言壬水以己土為官貴，怕傷怕合，苟被甲木合官星而傷之，則貪合忘官。將見忠信而為仇爭，而訟獄之端起，真貴去而為下賤，而萬般之辱受矣，所謂合官星不為貴是已。 
又曰：官殺相連只論殺，月干有殺，年干殺星，而月干有官，是謂相連，亦以殺論。年上為官，時上為殺；年上為殺，時上為官，是謂各分，乃為混雜。食神重犯，如甲見二丙，三合為傷官，迭見官星，如甲見二辛，地支重見，只以殺論。殺在干，官在支，是謂露殺藏官，乃以殺言。官在干，殺在支，是謂露官藏殺，只以官論。身勢強健，則力能勝此官殺，多為清貴之官，若身弱無氣，官殺重逢，則禍咎之來，是特一端己也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月支正財格 
月支正財格 
楠曰：正財者，何也？財為吾性命之物，人見之未嘗不欲。若身主有氣，則能任之，若金寶，若田產，皆我之物也。身弱則不能任，如盜偷人財物，事發則為害命之物也。書云：“逢財喜殺而遇殺，十有九貴。”下場雖甚是，而不顯言。若用財之人，日干旺，比肩兄弟多，則此比劫，又分奪我之財也，則喜官殺以去其比劫，存起其財星。若身弱財多，再見官殺來克身，則自己性命，且不可保，安得享其財乎？其財官星衰，若身主旺，則喜食神傷官以生起其財神。若身主弱，財星多，則喜兄弟比劫以分之，父母印運以助之。凡用偏財者，多主富貴，用正財者多不及。蓋陰克陰，陽克陽，財神有氣，用時日偏財尤美。此乃試驗之多，故多用偏財者為上格。亦有財神親近，若有比肩間隔，不純和，亦不美。此五行之正理。 
棄命從財格，此則不論陰陽日主皆從也。財乃吾妻，身主無力，不能任其財也，只得舍命而從之。如人自己無主，只得入於妻家，就要生起財星，而亦畏身入旺鄉，乃印生之地，即同棄命從殺而論，理出於正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一世安然，財命有氣。 
補曰：此段亦有二說，或曰財命之氣，是財星身命俱有氣；或曰純言財星居生旺有氣之地，經文多是命字連財說，今人亦云，世人好財命是也。後說牽強，考之《捷玄妙訣》云：“官乃扶身之本，財為養命之源。”則命為身命也，嘆矣。況舊注亦分財命為二，但辭不明快，所以啟淺見者之疑。前說發經文之所未發，明順可以從。如財旺有氣，而身弱者，決不能享安樂之況一世乎。故上篇云：“財多身旺，則多稱意。”又古歌雲；“則財命當為貴，若是身衰禍便臨。”由此觀之，則財命當為二也，益明矣。 
《古鷓鴣天》云：正財有氣喜身強，陽取陰財陰取陽，身弱財旺反成禍，身強財旺利名長。 
只愁官鬼怕空亡，印綬相生榮貴昌。休囚少年不如意，老臨時運好風興。 
補曰：假令甲生午日，午中己土，為甲木之正財，而丁火生之。乙生巳月，巳中戊土，為乙木之正財，而丙火生之，是謂身強，正財有氣者最喜也。甲生午月，丙生酉月，戊生子月，庚生卯月，壬生午月，陰支為陽干之正財也。乙生巳月，丁生申月，己生亥月，辛生寅月，癸生巳月，取陽支為陰乾之正財也。如身居休囚死敗，天元嬴弱，柱中支干重重，三合財多，非徒無益，則反生殺生災，所謂“只怕日干元自弱，財多生殺趕身衰”是也。如身居臨官帝旺，或柱中有生扶，而財三合太旺，則富貴利名聲顯者，所謂“財多身量，則我黍意”是也。愁官鬼，蓋官鬼乃盜財之氣，克我之身，本為可慮，正“財多盜氣，本身自柔”之謂也。怕空亡，乃六甲空亡，甲子旬中以戌空亡之類。財落空亡，必貧窘不聚財為可畏。“空亡為害最悉人，堆金積玉也須貧”之哀也。印綬相生榮貴昌，蓋言財多自弱，或帶官鬼，有印綬相生，自然富貴榮昌，《獨步》云：“先財後印，反成其福。”《通明賦》云：“財逢印助，相如乘駟馬之車。”此之謂也。休囚少年二句，蓋言四柱既然財多身弱，而年經休囚之地，亦不如意，不惟不發福，亦且禍患百出。或中年臨父母之鄉，或三合助旺財輕，則財官旺運，忌身旺比劫之鄉，宜輕重較量。亦有身弱全克根氣，滿局財殺，棄命從之者，再行財官旺鄉，大發者有之，不可以身弱財多斷之。 
《四言獨步》云：陰火酉月，棄命就財。北行入格，南走為災。 
楠曰：丁火長生於酉，偏財得位，柱中三金，財多而日主略無根氣，則為棄命就格。運行壬癸亥子之方為北行，多富貴。不能從財，反為禍咎，所謂“會逢根氣，命招不情”是也。 
此北行入格一句，則從財忌殺，又不可泥。 
《千里馬》云：火長夏日金迭迭，富有千鐘。 
補曰：丙丁旺見金者，但可以此理論之。獨有丙丁見金，為天地之真財，日干旺者，十有九富，入此格者猶富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時上偏財格 
時上偏財格 
楠曰：時上偏財格，蓋以日干有氣，能任其財也。如甲寅日見戊辰時也，天干透出財神，斯格方真。若又歲月有財相雜，克倒日干，則不能任其財。食神之運以生其財，嫌殺運，克倒日干，則不能任其財。若身太旺比肩多，又喜殺運制去其比肩，放起其財神，不可只用財神，不可執泥。但用偏財日旺多富貴，蓋陽克陽，財神親切有氣也。用正財未見其美，偏財乃是眾人財，身旺多有施捨豪氣，多得橫來財也，理出於正。 
《方歌》云：偏財本是眾人財，最忌支中比劫來。身強財旺皆為福，若帶官星更妙哉。 
此月支偏財。 
補曰：偏財謂陽見陽財，陰見陰財，如甲見戊，乙見己之類。然偏財乃眾人之財，非義不當得之財也。惟忌干支比肩劫財分奪，則不好，所謂“姐妹兄弟來分奪，功名不遂禍隨生”是已。有官星衛財，禍無出，故曰：“若帶官星更妙哉。”但恐身勢無力，財弱無力。故曰：“身強財旺皆為福。”何者？蓋身旺自能勝財，財旺自能生官矣。 
又《古歌》云：時上偏財一位佳，不逢沖破享榮華。敗財劫刃還無遇，富貴雙全比石家。 
補曰：時上偏財者，如庚日見甲干或寅支，辛日見乙干或卯支之類。只要一位貴，不要多，而三柱不要再見財。最怕年月日沖破，如寅沖申，酉沖卯是已。如不逢，自享榮華富貴矣。柱中及運，若見敗財，如辛見庚及申；見劫財羊刃，如庚見辛及酉之類，必傷妻耗財，破家不足而已。苟干支無遇，則富而有財，貴而有權，可比石崇矣。 
補曰：正財偏財，皆喜身旺，皆忌印綬倒食，身弱喜比肩劫財。但偏財喜見官星，而正財忌官星，故《集說》云：正財偏財二格，喜忌不同。惟有喜官星，不喜官星之不異耳。偏財為人清高，而多主慷慨，不甚吝財，蓋能利己，亦能招謗。雖喜官星，亦當較量身之強弱，運之盛衰而言。如行旺相，福祿俱臻，行官鄉便可發祿。若財盛而身弱，運到官鄉，既財之被盜氣，又見官之克身，不惟不發祿，亦妨患咎。如四柱中先帶官星，便作好命看。若四柱兄弟背出，縱入官鄉，發祿必少。正財為人誠信，作事儉約，處信聰明，惟是慳吝，雖正財不喜見有官，恐盜財之氣，然四柱身旺比劫重重，亦喜見官殺制汰比劫，故曰“逢財看殺，見官尤妙。藏殺露官，當作貴推”，亦不可泥於喜見官之說也。 

神峰通考》之傷官食神格 
傷官食神格 
楠曰：傷官食神，一陰一陽之謂。傷官陰見陽，陽見陰之謂。食神皆盜我血氣之物也，子平書論傷官食神之理，書雖甚多，但所言皆不親切。何以為之傷官也？蓋人之身，以官星為管我之官，如府縣官之類也。出入動作，皆要循守規矩，不敢妄為。今則傷官者，則是傷殺其官，不服官管，如弒殺上官之類，則為強賊化外之民。如此格，就要不見官星，如再見官星，就如打府縣官者，又再去見府縣官，則官肯放汝乎？今書止云：“傷官見官，為禍百端。”而不直言其理。 
又曰：傷官傷盡最為奇，尤恐傷多反不宜。此雖正理，《志通玄》云：“傷官之格，四柱並不見官星，本然入格，太純而無病。”事見上文病藥說。雖然日干有氣，若四柱重重傷官，盜盡我身之氣，如人屢屢服大黃芒硝諸般通藥，則由此而泄，傷其元氣，則將何藥以救之。如此之弱，則用附子之溫藥，方能救其性命。若八字重迭傷官食神，日主原又衰弱，急須行印運以破其傷官，行財運以資其日主，此有病之命，得藥救之，亦多富貴。又如日主生旺，比肩太多，財神衰弱，蓋傷官以財為用神也，則又喜見官星，以制其劫，存起財星也。何又喜見官，前後進退之言也。緣我本身兄弟太多，官星但來制我兄弟，存起我財星，此官星為我之福，不來禍我也。故書云：“木火傷官官要旺，金水傷官喜見官。”前人虛立此言，反滋人惑，不徹底講明進退之說，豈不泥耶。何也？蓋木火傷官格，假如甲乙木生正月，見火為假傷官，其火乃虛火，其焰未熾，且木氣樸堅，雖見火而木之真性不焚。再若木旺，則喜庚金旺相之官星，以克制其木也，則金木有成名之用，則木火傷官官要旺，其理然也。若甲乙木生臨巳午月，炎火盜甲乙木之氣，則謂真傷官也。原又泄木精英太多，再見庚辛官殺，制其日主，此則木火傷官，亦畏見官也。若日主旺，傷官多，見官殺反為我之權殺，亦多富貴。金水傷官喜見官何也？若庚辛日主，生於子月，或亥丑月，重重水氣，泄弱庚辛金之氣，則謂金寒水冷，則喜丙丁火官星，以暖其金氣也。若水氣不多，金氣不旺，亦畏官星也。又云：“土金傷官去反成。”宜去官星也，其說近理。“惟有水木傷官格，財官兩見始為歡。”此則見財宜也，見官則不宜也。下此官字，反致惑人。 

然傷官之格，有真傷官，有假傷官。如真傷官者，甲乙日干生於巳午未月，真火為傷官用事，蓋甲乙日被火焚其精英，若火多而木性失，則喜北方水運，以破其傷官，扶起其木氣，如止一二點火，亦畏印以破之，故曰“破了傷官損壽元”。如甲乙木生正二月，見火為假傷官，其火氣尚未熾烈，則用虛火為用神，正謂“木能生火木榮昌，木火通明佐廟廊”。又曰假傷官行傷官運發，若行南方火運，動其虛火，且木氣堅樸，又得火以泄其精英，多主富貴。若行北方運，破其虛火，正謂“假傷官印運必死”。真傷官行傷官運必滅，如甲乙木見巳午未月，傷官泄氣太重，再行寅午戌火運，泄木精英太甚，得不死乎？書云：“木作飛灰，男兒壽夭。” 
然傷官格人多傲氣者何乎也？子平之言，未言其理。蓋人用官，為管我之官。我則不畏其官而傷之，是肯放我為非，豈不是好傲氣者乎，又多聰明者何也？蓋日主之氣破，泄其精英，是其英華發於外也，故多聰明。若日干旺，精英喜泄，則為卿為相。若日干弱，泄氣太多者，多為遷謬寒儒。蓋其所泄精英，亦不好精英也。若男以官星為子，見傷官以破之，多主克子，其理易曉。若見財暗生於傷官，則又有子也，食神格亦多類此。若見二三點，則混為傷官看，若單見一點食神，為食神生財格，亦要日干旺，食神生其財星，最忌偏印為“梟神奪食”。若食神多則不畏也，一則與真傷官同，不畏印運也。若止一點，再如食神氣弱，又柱中有官殺，原叫食神制殺，今被此梟印破去食神，不能來制殺，則反來克身，多主壽夭貧寒。傷官格多畏人墓運，故言其禍甚烈，亦不推明立說之意。蓋傷官格，乃傷殺官長之人，將如此等人提入牢獄，必多苦楚，此說亦不甚近理也。但原真傷官太多，泄氣太過者，行傷官墓地，又添一點傷官，愈泄精神多死，非入墓之害也。又或假傷官氣輕，日干旺，喜傷官泄其精神，再行傷官墓地，又添一點以泄其精英，入墓運返多富貴，亦不可以入墓為說也，但當以傷官輕重真假論之，其理甚是。 
補曰：傷官者，我生彼之謂也。陽見陰，如甲生午月，戊生酉月之類；陰見陽，如乙生巳月，己生申月之類。亦名盜氣，喜身旺，喜印綬，喜財星，喜傷官，忌身弱，忌無財，忌官星，歲運同。如甲生午月，干頭又見丁火重重，柱中有官星顯露，歲運又見，是謂身弱見官，傷之不盡，其禍不可勝言。故曰：“傷官見官，為禍百端，有財有印乃解。”若傷官傷盡，四柱不留一點官星，又行身旺及印運，卻為貴也。故《定真篇》云：“傷官見印綬，貴不可言。”如四柱雖傷盡官星，身雖旺，若無一點財氣，只為貧薄之命。故《元理賦》云：“傷官無財可恃，雖巧必貧，須見財為妙”，是財乃養命之源也。傷官七殺，甚於傷身七殺，其驗如神。年帶傷官，父母不全；月帶傷官，兄弟不完；時帶傷官，子息凶頑；日帶傷官，妻妾不免。傷官原有官星，運逢去官主發福。傷官用印不忌官殺，去財方發。傷官用財，見比有禍，行傷官運方發。若四柱傷官無財，又遇比劫，乃行奸弄巧，克妻傷子命。元犯傷官多，不宜復行傷官，須要見官則發，故曰：“傷官無官，再見蹇滯。運入官鄉，局中反貴。”若傷官輕，只一位者，宜行傷官運，宜輕重較量，不可執一而論。 
又曰：傷官之格，主人才高氣傲，常以天下之人不如己，多詞侮人，眾人多惡之，而貴人亦憚之。故《古歌》云：“傷官其志傲王侯，好勝場中強出頭。” 
又曰：傷官固不喜官星相見，若金人水傷官，水人木傷官，木人火傷官不大忌見官星。故《古歌》云：“火土傷官宜傷盡，金水傷官喜見官。木火傷官官要旺，土金傷官去反成，惟有木水傷官格，財官兩見反為歡。” 
又曰：男逢傷官固克嗣，然傷官有財亦多兒。亦曰：傷官有財，死官有子；傷官無財，子宮有死。女犯傷官因刑夫，然財印俱旺亦榮夫。故曰：女命傷官，格中大忌。財旺印生，夫榮子貴。 
《金不換》云：傷官四柱見官，到老無兒。 
又曰：傷官務傷盡，忽見官星則凶。傷官見官，妙入財印乃解。 
《纂要》云：凡傷官旺相吉，陽順陰逆，以用神而推。且如用屬甲，甲長生亥，沐浴子，冠帶醜，臨官寅，帝旺卯，衰辰，病巳，死午，墓未，絕申，胎酉，養戌是也。 
補曰：凡傷官格，行旺相吉者，是言四柱傷官輕，而行旺相臨官帝旺之地，則吉則福榮。死墓皆凶禍敗。如甲生午月，乙生巳月，柱中有寅午戌字，又行戌運，寅午戌三合傷官，謂之入墓，必禍是也。陽順習愛分明逆。以用神而論，是言陽傷官為用神，運順行，其禍死者多矣。陰傷官為用神，運逆行，其禍小，未必死也。故《醉醒子氣象篇》云：“入庫傷官，陰生陽死。”夫傷官輕而行旺相固吉，如年上傷官，柱中重重三合太旺，又無財，雖再行旺之地，泄氣愈多其反凶。故古歌云：“年上傷官最可嫌，重犯傷官不可救。”又古歌云：“傷官傷盡最為奇，猶恐傷多反不宜。此格百中千變化，消息須要用心機。”又古歌云：“戊己生時氣不全，月時兩處是傷官。必當頭面有虧損，膿血之瘡苦少年。”觀三歌柱內，傷官既重，不可行旺相也明矣。《纂要》是言輕者，當行旺相。當輕重較量，不可執一。夫柱內傷官重，而地見墓死皆凶，然格用傷官，雖柱中輕，亦不可入墓死之運。故古賦雲；“傷官食神並身旺，遇為興災有禍殃。雖然當有陰陽辨，如前所言甚精詳。”又格解以下二格，與此格合解，亦非盡傷官。以月令生我者言，即倒祿，非又日主暗者沖言，內有二字泛指，四柱非指傷官也。《食神格外》曰：“食神者，我生彼之謂也。陽見陽干，陰見陰乾，如甲日見丙，乙日見丁之例。丙祿在巳，甲人食丙，又見巳字，丁祿在午，乙人食丁，又見午字，是謂天廚福神。而食神有氣，要日干自旺，則貴而有祿，富而有壽。”故曰“食神有氣勝財官，先要強地旺本干，最忌梟神奪食、比肩分食。又不喜見官星並刑沖，喜財星相生，獨一位見之，則為貴神”。蓋重逢見之，則為傷官，反為不美，令人少子，有克難存。或食神純粹，主人財厚食豐，度量寬洪，肌體肥大，優遊自足，有子息，有壽考。又忌行食神死絕運，並偏印梟神運，主生災咎不利，惟偏財能制救。故《洪範》云：“偏財能益壽延年。”以其能制梟也。又曰：“食神明朗壽元長，繼母逢之不可當。若無寵妾來救助，恰如秋草遇秋霜。”古歌云：“食神生旺喜生財，日主剛強福祿來。身弱食多反為害，或逢梟神主凶災。”又曰：“食神生旺無刑克，全逢此格勝財官。更得運行生旺地，少年折桂拜金鑾”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印綬格 
印綬格 
楠曰：正印偏印格者，如父母生身之義也，蓋日主得其生助。書云：“印綬生月利官運，畏入財鄉，蓋財乃破印之氣也。”此亦書之死路，非通變之道也。然四柱印星太旺，日主有氣，印迭生身，如人元氣本旺，再服補藥，生可存乎？此則必用財以破印也，四柱財少，必須運上財神為吉。又若日主根輕，印星又弱，最畏財星，謂之貪財損印，宜也。又有真印假印，如丙日生人，生臨亥月，或用亥月甲木作假印地也，十月木氣，根枯葉落，則此衰木，宜行東方木旺之地，以輔助其根氣，則枯苗得雨，勃然而興，畏巳酉醜運，沖克其木，尤畏行西方庚申辛酉，天干地支俱全，損傷尤甚。若天干得壬癸甲乙丙丁蓋頭，雖禍亦淺。又若丙丁日主，臨寅卯多根之地，謂之真印也，若印多不畏財星，日主輕，如只有一二點印，亦畏財也。大抵木不能勝金，謂之“印綬被傷，倘若榮華不久”。真假印辯，不可不究。財、官、印、殺、食神、傷官，此六乃日干月令。正格外有陽刃格，此系日月相通，出此之外，或虛邀財官，若刑合財官，或暗拱財官，或沖搖財官，亦幾近理。說見小文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官刑不犯，印綬天德，年月日時支同一宮分。固通格解，謂但四柱中俱有，乃同一命宮分，不必一支。如甲寅、丙寅、丙寅、丁酉，是天德在丁，月德在丙，印綬在寅。如庚申、庚辰、庚子、壬午，是天德月德俱在壬，印綬在辰，天德與印綬同一命宮是已尤通。嚴陵命書謂天月二德星，在日上為的，他處見不當作德倫。 
古歌云：月逢印綬喜官星，運入官鄉福必清。死絕運臨身不利，後行財運百無成。 
補曰：甲乙在亥子月生，丙丁在寅卯月生，戊己在巳午月生，壬癸在申酉月生，庚辛在辰戌醜未月生，或在巳午月生，皆是月逢印綬也。若四柱中有官星，乃是官印相生，方為貴人，誠印綬格所喜者也。若行官鄉運，則發福必清厚。行死絕運，輕則災疾損傷，重則死亡孝服。若行財鄉，貪財壞印，其禍百端。 
又曰：重重生氣若無官，常作清高技藝看。官殺不來無爵祿，總為技藝也孤寒。 
補曰：月生日干年時俱有印綬，是謂重重生氣也，有官方作貴推。若無官殺，非技藝之流，則庸常之輩。總為清高之藝，亦不免孤苦寒微而已。所謂印綬旺而子息稀是矣。 
又曰：印綬干頭重見比，如行運助必傷身。莫言此格無奇妙，運入財鄉福祿真。 
補曰：印綬生月，干頭重重，一見印綬之比肩，又行印旺之運，必傷身。所謂“木賴水生，水盛則木漂”，“木逢壬癸水漂流，日主無根枉度秋”是已。印旺遇財乃發，須入財鄉運，乃能發福發祿，如水盛木漂，必須行土運，以土製水，則木植其根為福，所謂“歲運若行財旺地，反凶為吉遇王侯”，《格解》所謂印綬畏入財鄉之句，不可拘泥是也。 
又曰：印綬官星旺氣純，傷官多遇轉精神。如行死絕並財地，無救反為泉下人。 
補曰：印逢官星，如值所喜，則為旺氣純也。傷官多遇，如值所忌，則不免轉而不精神也。舊文原是如此，而或者改旺氣為運氣，改傷官為偏官，以轉精神為有精神則非也。 
又曰：印星偏者是梟神，柱內最喜見財星。身旺遇之方是福，身衰梟旺更無情。 
補曰：印星偏者，如甲生亥月，乙生子月之類。無食則為偏印，有食則為梟神。柱中見偏財並正財則吉，古曰“偏印遇財乃發”，又曰“偏財能益壽延年”，身旺遇之吉。若身弱逢梟旺，則為禍矣。所謂“梟神興，而早年夭折”是也。 
《絡繹賦》云：印臨子位，受子之榮。梟居祖位，破祖之基。 
補曰：或曰梟居祖位，破祖之基，甚應驗。觀《六親論》云：“日進殺刃逢梟，半道妻兒離散”可見。 
《玉匣賦》云：華蓋與文星共會，尉遲為五伯良臣。 
補曰：文星謂印綬也，故《通明賦》云：“印綬文華也”，非文昌之文。 
《寸金鑒》云：印綬不喜臨官，帝旺逢之亦不歡。八字逢財無所用，行財不利卻無端。 
補曰：臨官是日干行臨官之地，印逢則病，故曰不喜見臨官帝旺，是日干行帝旺之地，印逢則死，故曰逢之不歡。八字中如見財星，喜見官星，如行財旺之鄉，則貪財壞印、為禍百端。所謂“如行死絕財旺地，無救反為泉下人。” 
《萬金賦》云：第一限逢印綬鄉，運行生旺必榮昌。官鄉會合遷官職，死絕當關是禍映。 
《淵源歌》云：有印無財是福媒，喜逢官位怕臨財。主人囊括文章秀，一舉丹墀面帶來。 
《元理賦》云：水泛者活木。 
補曰：此言水木印綬格也。蓋甲木生於亥，則無咎。乙木死於亥，水泛木浮，恐無聚作。 
又曰：水盛則漂木無定，若行土運方榮。 
補曰：上文論陰木，此論陽木。蓋言甲木敗於子，水敗之鄉，柱中水印太盛，失土止者。人命得之，主漂盪無定，風花好酒，無成之造。遇土運止水，發福為榮。 
又曰：貪食乖疑，命用裊神因有病。 
補曰：如日坐梟神，或干支梟印重，運逢食神，必主貧乏生病，更帶刑沖，作災不測。故《奧旨賦》云：“歲月時中有偏印，吉凶未萌。大運歲若遇壽星，災映立至。” 
又曰：命用梟神，富家營辦。 
又曰：天干二丙，地支全寅，更加生印，死見凶臨。 
又曰：壬癸多金，生氣酉申。土旺則貴，水旺則貧。 
又日：癸日申提，卯寅歲時。年殺月劫，林下孤悽。 

《神峰通考》之陽刃格 
陽刃格 
楠曰：陽刃格，六陽日干謂之陽刃理也，六陰日干不謂之刃。但用刃之說，未究其理，則冥然不知也。書云“陽刃無沖可極品”，蓋甲日生臨卯月，甲見卯中乙木，如兄見弟，能分我之祖財，奪我之祖業，再加歲日時中木又有氣，乙木之再助我平？如是則不用刃也，而以刃為病也，得月令七殺，合去其刃，殺合陽刃，威權顯赫。若迭迭財官七殺，則日干雖旺而變為弱，此則甲刃為用神，若行酉運，沖去刃星，猶如人衰弱無力，賴弟來扶持，今被酉金殺死我弟也，則主有極凶殺傷蛇虎之禍矣。若如此等，必須要印綬之運，生起我刃星；比肩運，助起其刃星。又曰“煞無刃不顯，刃無殺不威”，蓋日主旺，殺以合去其刃星。然殺乃凶人，刃乃兵器，刃煞停均，多作兵刑顯宦。若日主弱刃為助，見官煞多，制去其刃，多主盜小俟。然陽刃格，與建祿格頗同。但見祿不言刃者，蓋月令俱同一體純和也。 
建祿格者，日主得主祿之地，非官祿也。書云“月令建祿，多無祖屋”，而不顯言其理，人用財為馬、官為祿，假如甲日生寅月，甲以辛金為官，己土為財，財官到寅為死絕地，人則以財為祖業，官為福神，祖業福神皆無，此格多無祖業者，甚驗矣。原甲日生寅，月令乃甲木之舍，財官空倒，又安有祖屋乎！年上若見此祿，亦主祖業飄零。帶此建祿，多主刑妻，與陽刃格同，如甲日見寅，寅中有甲木來克妻也。若四柱有氣太旺，縱不建祿格，要官殺克制其祿，要財星以為身旺之何托。若或歲日時中，財殺太多，也宜印運以生其福神，以劫運以助其祿也。又曰：“一見財官，自然發福。”蓋身旺，原廬舍內無財官，則無祖業，若身旺能任其財，豈不白手成家乎？ 
補曰：夫陽刃者，在天為紫暗星，專行誅。在地為陽刃殺，祿前一位是也。喜偏殺伏，則陽刃起於邊戍，發富發貴，為將為相者多矣。故《千里馬》曰：“羊刃偏官有制，應職掌於兵權。”故《三車一覽》云：“陽刃倘同生氣，間內誰權，忌反伏吟。”經云“伏吟反刃，歲運與元命相對，卯見卯、酉見西是也。遇之必凶，即歲運並臨、災殃立至也。”何謂反吟？蓋刃擊之謂也。如酉沖卯刃，卯沖酉刃是也。遇之即凶，即“羊刃沖合歲君，勃然禍至”之也，忌酉刃三合君，流年見戌、而卯刃三合，流年見巳醜、而酉刃三合，如流年見戌，而卯六合，流年見辰，而酉六合，其人當年禍必速至，即“羊刃沖合歲君，勃然禍至”之謂也。忌魁罡刑害，全無官印，無福神相助則為禍，有官印福神相助則為福，化為權貴。何謂羊刃？甲戊庚壬丙五陽干有刃，乙丁己辛癸五陰乾無刃，故名羊刃。如命中有刃，不可便言凶，大率與七殺相似。凡有刃者，多有富人，最喜身旺坐祿，合殺有制，殺刃兩全，非常之命。 
《三車一覽》云：羊刃有二。有劫財羊刃，甲見乙是也，不利於財官格。護祿羊刃，甲見卯是也，大利於歸祿格。斯言誠為確論。若乙見丙，謂倒祿羊刃，則非也。蓋乙見丙，名為背祿傷官，誠大利於去官留殺格。名為背祿羊刃，甚牽強解。 
又曰：劫財諸格，大忌財官尤甚，雖然亦有用時。 
《喜忌篇》云：日干無氣，時逢羊刃不為凶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君子格中，也犯七殺羊刃。又曰：甲以乙妹妻庚，凶為吉兆。觀此又不可執一而論也。 
《洪範》：支羊刃喜奪資財化鬼。又曰：身弱財豐，喜羊刃兄弟為助。 
《撮要》：支羊刃怕沖宜合。《易監》：支羊刃重重必克妻。《寸金賦》劫財傷父又傷妻。 
《萬金賦》云：劫若重逢人夭壽。 

《元理賦》云：殺刃雙顯均停，位至王侯。殺刃重而無制，身為胥吏。又曰：男多羊刃必重婚。又曰：羊刃不喜刑沖。 
《萬尚書賦》：官星帶刃，掌萬將之威權。又曰：傷官有刃，將相公侯。又曰：印刃相當，官高極品。又曰：殺刃休囚，祿薄之士。又曰：煞制刃興，主掌滿營之兵卒。若是用福輕淺，決為吏卒卑官。又曰：刃輔傷官，際一日風雲之會。 
古歌云：羊刃七殺怕逢官，刑沖破害禍非常。大怕財旺居三合，截發斷指主殘偽。 
又曰：春木夏火逢時旺，秋金冬水一般同。不宜羊刃天干透，運至重逢定有凶。 
又曰：劫財羊刃不堪侵，不帶官星一世貧。甲乙互逢皆仿此，縱多財帛化為塵。 
又曰：傷官不忌劫相逢，七殺偏官理亦同。若是無官不忌劫，身強遇比劫嫌重。 
又曰：劫財羊刃兩頭居，外面光華內本虛。官殺兩頭俱不出，少年夭折謾嗟吁。 
又曰：甲子丁卯非為刃，乙酉庚申理亦同。合起人元財馬旺，中年顯達富豪翁。 
又曰：日刃歸時身要旺，正財忌運忌遭沖。且如戊日午為刃，子丑財鄉立見凶。 
財運無沖還不忌，官星制刃得尊榮。月中有印印相通，運到官鄉貴亦同。 
柱若財多嫌殺運，無財殺運喜興隆。 
《醉醒子氣象篇》云：權刃復行權刃，刃藥亡身。 
補曰：權殺也，刃兵也。身旺用此二端，乃兵刑首出之人也。殺旺喜行刃鄉，刃旺喜逢殺地。若原殺旺復行殺旺之鄉，立業建功處，不免死於刀劍之下。刃旺再行羊刃之地，進祿得財處，必然終於藥石之間，數使然也。 
又曰：幫身羊刃，喜合嫌沖。 
補曰：刃乃幫身之物，大怕身旺逢之，得一重殺與刃相合，化為權星。若見官與刃沖戰，乃成惡性殺。用者審其輕重，好惡何如。 
又曰：羊刃臨於五鬼，定須重犯徒流。 
補曰：：如壬申生人、五鬼在子，癸酉生人、五鬼在醜，丙寅生人、五鬼在午，丁卯生人、五鬼在未。或者三合之次。 
一行師《命書》云：羊刃重重又見祿，福貴饒金玉，斯可謂吉。 
《理愚歌》云：倒戈殺，懸刃又同行，形體不免填溝。 
補曰：倒乃倒戈殺，懸乃懸針殺。凡倒戈殺，只犯戊字，皆曰倒戈。懸針者，干以甲字與辛字，均以卯字午申字，如此者為之懸針殺也。 
《其截歌》云：羊刃更兼倒戈，必作刎頸之鬼。 
經云：運逢羊刃，財物耗散。 
論日刃 
舊曰云：日刃有丙午，戊午，壬子三日，與陽刃同法，忌刑破害會合，愛七殺，要行官鄉，便是貴命。若四柱中一來會合，必主奇禍。其人眼大須長，性剛果毅，無惻隱仁慈之心，有刻剝不恤之意，三刑魁罡，發跡於疆場。如或無情，或臨財旺，則主其禍。其有救神，如刑害俱全，類皆得地，貴不可言，獨羊刃以時言之，四柱中不要入財鄉，怕沖陽刃。如戊日刃在午，忌行子正財運；壬刃在子，忌行午正財運；庚刃在酉，忌行卯正財運。甲刃在卯，行巳午並辰戌未財運不妨，忌酉運；丙日刃在午，行申酉財運不妨，忌子運。 
論比劫 
夫比劫者，陽見陽、陰見陰為比。如甲見甲，乙見乙之類，害妻害子。五陽見五陰，如甲見乙，是兄見弟，為劫財，不克妻。蓋財者心之欲，今兄見之，多有爭競，如夷齊能幾人。 
《六親捷要論》云：分祿須傷主饋人，比肩重迭損嚴親。 
補曰：財多身弱，喜比肩劫財扶助為福。故曰男逢羊刃，身弱遇之為奇，財輕身強忌見，則為忌也。故曰羊刃多而妻宮有損。 
歌日：甲乙相見必妨妻，敗財克父定無疑。 
《金不換》云：身旺比劫重，損財又傷妻。比劫遇梟食，妻遭產裏危。 
《六親論》云：月中歸祿無財官，父喪他鄉。又曰：日逢刃時逢劫，妻妾產亡。又曰：日時背馬分財無救助，妻兒離散。 
《撮要》云：比肩要逢七殺制。 
建祿格 
《喜忌篇》云：月今雖逢建祿，切忌會煞為凶。《格解》述前二說俟知察之。此誠宜以傳不犯一智者病，但不悟十建祿一說，又附注正官亦非。 
舊注：以會殺，為暗針七殺為凶兆。如甲用酉月，官星正氣，若年時子辰，則會起申金為七殺，乃甲之寇，為凶，固是。然官祿之祿，用令字，與雖逢字建字牽強，況子辰暗會，合申殺，尤牽強不可從。 
或曰會煞，謂坐見七煞。年時天干顯露，地支隱藏，制伏者是也。似勝舊注。亦與今字，中逢字建字未受，亦可從。故或者又作月令建祿，此誠是，但無注解。愚補之建祿者，月令十干祿是也，非官祿之祿。如甲乙祿在寅卯，戊祿在巳，丁己祿在午，庚祿申，辛祿酉，壬祿亥，癸祿子是也。會殺者，天干既見殺，地支會合殺旺之謂也。如甲在寅忌庚殺，乙祿旺行為祿，亦不宜過旺。喜見財官，並干透露，放曰“建祿生提月，財官喜透天，不宜身再旺，惟喜茂財源。”又曰“月令建祿，多無祖屋。一見官地，自然成福。”則福衰弱，反為凶禍，故曰“乙木生居卯，庚辛干上逢。火旺人發福，殺地壽元終。”又曰：“春木無金不是奇，金多尤恐返遭危。柱中取得中和氣，福壽康寧百事宜。”又曰：“月令建祿，切忌會殺為凶也”。又加之以雖逢切忌之辭何也？蓋建祿則身旺，有比肩扶助，宜乎不怕殺，然殺如猛虎，有伏制則跺，若無制會殺旺，不問身強弱，必凶。況建祿格，只喜財官，最不喜干帶殺而支會旺，故曰“月令雖逢建祿，切忌會殺為凶。”則雖逢字切忌字，方有落，令字建明不牽強。故取此說，又為之解，以破前二說。又《觀洞玄經》云：“甲以寅祿，庚壬本非駕。”又曰：“祿可以興騰，有以乎無用。”則雖切忌之辭，有輕重斟酌明矣。 
《神峰通考》之雜氣財官印綬格 
雜氣財官印綬格 
楠曰：雜氣財官者，蓋辰戌醜未四字，乃天地不正之氣，為天地四個牢獄之所，又為天地四個收藏之庫。如丙丁日生辰月，若天干透出戊己多，則作雜氣火土傷官格；如透乙木多，則作雜氣印綬格；如透出癸水多，方作雜氣財官格。如戊日生戌月，身弱透丁火多，作雜氣印綬格，透辛金作雜氣傷官格。又曰：雜氣財官喜見沖。惟日干旺，用雜氣財官者，喜見之，原則藏天地之庫中，牢密堅固。如戊日生辰月，癸乙為財官，錢在庫中，十分牢固，若無戌作鎖匙，豈能開之，沖開財庫，福興隆然也。若不用財官，則不可把沖開作論，當以中和偏枯看，或嫌其沖為害神，再沖出來，其害愈甚。如丙日生辰月，露出乙木印星，再看又有乙木休囚作印綬格，柱中原略有金氣，原印星衰也，若再行戌運，戌中辛金，沖破我辰中乙木，此則是貪財壞印看，豈可雜氣財官喜見沖論乎？又如丙丁日生戌月，透出戊土多，作雜氣傷官格看，原日干丙丁屬火，到九月授衣之月，火氣寒涼，見土多泄弱火之精，喜東方木運，克去其傷官，不來泄我，喜木運又來資我則吉。若到辰運，再沖出戌中戊土來，愈泄弱我精神，安得不死，此亦不可作雜氣財官喜見沖也。惟身旺有財官，方喜沖開，早年發達。此格與傷官甚難看，此格要露庫中何物出來，方可定用神。書之中概以沖開為美，豈不謬也。 
古歌云：雜氣財官印月宮，天干透露始為豐。財多官旺宜沖破，切忌干支壓伏重。 
補曰：財者，養命之源；官者，扶身之本；印綬者，資身之基也。此三者藏蓄於辰戌醜未之月，乃四隅之氣，非天地東西南北之正氣，故曰雜氣財官印綬格。此格喜透露，喜刑沖破害，雖用印綬而印綬透，透財而富，透官而貴，透印則吉，享萬物之見成，故曰始為豐。若財官印閉錮於庫中，不沖不刑，則少年不發庫中人，所以宜沖破也。若支干財遇比劫之壓伏，官遇食傷之壓伏，印綬遇財星之壓伏，而且太多，則欲其富貴，而享見成之福也，難矣，故曰切忌干支壓伏重。 
又曰：辰戌醜未為四季，印綬財官居雜氣。干頭透出格為真，只論財官多尊貴。 
補曰：辰有乙戊癸，乃水土之墓庫，為春季；戌中有辛戊丁，乃火之墓庫，為秋季；醜中有癸巳辛，乃金之墓庫，冬季；未中有丁己乙，乃為木之墓庫，為夏季。此四季中，所藏印綬財官，皆天地不正之氣，故曰居雜氣。須看格中透出何字為福。大概雜氣格，透出貴氣固為妙，亦以財多為尊貴，所謂無官見財，亦能生官，多為及第之命是已。 
又曰：雜氣從來自不純，天干透出始為真。運見沖刑聚寶珍，倉庫豐盈金滿屋。 
補曰：辰戌醜未，居於四隅，雖非東西南北純然之正氣，然天無透露，方為真格。身強，如庚申辛酉之類。財旺，如未木行東方，戌火行南方，辰水行北方，醜金行西方，生旺之地，則自有青紫之貴，而發官發祿矣。四柱無人沖刑，而運逢之，則珍寶自聚，所謂“倉庫豐盈金滿屋”是已。 
又曰：五行四季月支逢，印綬干頭再顯榮。四柱相生喜官殺，更饒財產有崢嶸。 
補曰：甲乙生於丑月，丙丁生於辰月，戊己生於戌未月，庚金生於辰戌月，壬癸生於戌月，皆月支逢季月也，有印綬藏庫，喜干頭顯露，又要柱中官殺相生，財星有握，則財生官、官生印、印生身。身克財則榮貴，所謂印賴殺生，官因財旺是已。或曰此以雜氣印綬言，有官祿，不惟貴顯，更資財產業饒盛，不要見財亦通。 
又曰：月令提綱不可沖，十沖九命返為凶。惟有財官逢墓庫，運行到此返成功。 
補曰：財官遇於提月，最不可沖，沖則十有九凶。惟財官居庫，不沖不發，須行運方能發福。 
又曰：生旺須逢墓庫絕，墓庫必來生旺發。生加生旺過非宜，墓庫逢休終不發。 
補曰：“生加生旺過非宜”，此針上文“生財須逢墓庫絕”而言也，非有別意。“墓庫逢休終不發”，曰上文“墓庫必來生旺發”言也，亦非有別意。如柱中財官印生旺，不宜入財官印墓地，故曰“旺官旺印與旺財，入墓有禍。”如日干生旺，不宜入日干庫地，故曰“身旺入庫必興災。”墓庫必來生旺發，如財官居墓庫，必來財官生旺之地發財發官。如身主居墓庫，必來身主生旺之地可以發身。又生加旺過非宜，如身居生旺，加以身財官生旺之運，則太過必禍。所謂“遇生地之相逢，宜退身，主生旺之運，則太過有咎。”所謂“財多無財，運逢化殺生災；官多無官，太旺傾危”是已。如身居生旺，加以身主生旺之運，則太必禍。所謂“遇生地之相逢，宜退身而避位”，“生地相逢，壯年不祿”是已。墓庫逢休終不發，如財官居墓庫之地，又逢身主休敗之運，何以發身。 
《三車》云：財官雜氣格透出財者富，透出官者貴，透印綬者享父母田產宅舍財帛之富，有文書宣敕蔭庇之責。如無透出，沖刑少許則發，身旺為妙，不宜身弱、沖刑太過，《景鑒》云：“雜氣財官身旺，有沖而發，若太過反受孤貧。”孤貧者，身弱閉庫財浩盪，兩處刑沖是也。 
《集說》云：夫庫財者，蓄藏之謂，辰戌醜未是也。如月令透出者，或逢時透出者，亦不要一點官星，可用此格。由見辰土庫在辰為財庫，須四柱天干透出戊己為妙。大抵四柱中，財氣多者，無不入貴格。無官逢財亦能生官，多入及第之命。但不要財藏於庫中，須要刑沖破害，以開其局角，方能發福。 
又曰：夫庫官者，蓄藏之謂也，以辰戌醜未四季月令得之是也。但不知庫中所透何物，用月干透出七殺。不怕刑沖破害，尤喜制伏之地，又要有合，方可為貴。如無制伏，又無合，本身又弱，必為害也。如丙子日見辰時為庫官，必難發於少年，多屬水庫。但不要天干傷官，如傷其官主大器晚成。行運亦不要行傷官之地，喜官星之鄉，喜身旺官旺，喜沖喜露，天於財印忌閉。 
又曰：如丙丁生人，以辰庫官，水土庫於辰故也。須年月日時中有木，或亥卯未並寅為清。如無木，則土奪丙丁之官，則濁卑而不清，亦不榮顯。《洪範》云：“時逢乙木於南墓，雖富而不仁；丙遇陰金而北墓，縱貧而有德。” 
補曰：南墓謂未庫也，北墓謂醜庫也，陰金，謂辛金，丙火之正財也。 
又曰：辰戌醜未全備，乃財庫富貴之尊。 
又曰：財星入墓，正主刑沖必定刑妻。 
又曰：冠帶互逢，定是風聲之醜。 
補曰：辰戌醜未互換，犯之故曰互逢，定主風聲不美，此以女命言。男命遇之，大富貴，終主克父母。 
又曰：四柱有鬼之墓，萬無巳入黃泉，歲運無星絕之鄉，定主鴛配分飛異路。 
《集說》曰：八字之中，甲以辛為官，遇醜是金鬼之庫。若重見辛，必主夫已死入黃泉也。流年大運入官鬼絕敗之地，定主夫婦死別之兆。 
又曰：財星人墓，少許刑沖必發。 

《四言獨步》云：月生四季，日坐庚金。何愁主弱，旺地成名。 
又曰：壬日戌提，癸干未月。運喜東方，逢克則絕。前或改為逢沖則絕。 
又曰：戊己丑月，比肩不忌。迭金入格，忌逢午戌。 
又曰：曲直丑月，帶印多金。壬癸丑月，土厚多金。 
補曰：曲直謂甲乙木生丑月。多金則貴，印能化殺敵也。壬癸生丑月，土厚則貴，以其金庫生身故也。 
古歌云：財官遇在庫中藏，不露光芒福不昌。若得庫門開透露，定教官貴不尋常。 
《繼善篇》云：納粟奏名，財庫居正旺之地。 
補曰：此段有二說，一說財庫居生旺，如金人生於未是謂財庫。要日干居於自生自旺鄉，方能長財發福。此說可從。《格解》謂但解本文未順，非也。蓋取用憑借於生月，取四季之月，為雜氣財庫，或雜氣時，本日坐庫，如辛末日，而取格者也。況雜氣喜身旺，謂日干取於生地，甲子日居於自旺，如甲寅之類，生於辰月財庫。 
舊注：謂須要一物開之，如戌沖開辰庫是也。經曰：“少年難發庫中人。只怕有物壓之，故曰納粟奏名。”此說誠順而有理，何謂不順！一說此言世之人納粟奏名者，乃是身臨財庫，居於月令生旺之守。假令金以木為財，庫於未，辛未日生人，是身臨財庫，若生於冬月，謂之財庫居生地，若生於春月，謂之財庫居旺地，故曰財庫居生旺之地。此說亦似牽強。蓋雜氣喜愛身旺，如身居休囚之地，天元贏弱，何以勝此生旺之財？謂財多身弱，正為富室貧人，豈能納粟奏名乎？財庫固要生旺，須要身居生旺，可以當之。此說不如前說，亦當參者。如身居生旺，財庫亦生旺更妙，可外身而專言財庫生旺乎？ 
《鷓鴣天》云：雜氣財官仔細推，乾坤四季吐光輝。身強財旺生官位，運至中年掛紫衣。 
官星顯達利名齊，輕裘肥馬鳳凰地。英雄若得開財庫，五花官浩拜丹墀。 
又曰：印綬生身稟氣清，辰戌醜未月中生。四柱無財當顯達，遇印升加福壽增。 
官旺之運定亨通，龍樓鳳閣也馳名。無滯早年登甲第，一聲霹靂振家聲。 
《玄機賦》云：旺官旺印與旺財，入墓有禍。傷官食神並身旺，遇庫興災。 
補曰：官輕印輕財輕，入墓無妨。如四柱財官，三合太旺，則天元嬴弱，又入墓運三合，則官旺克身，財旺生殺，則嬴弱太過必禍。如上論印綬太旺，重重三合，又入墓運三合，則生氣太過必禍。空謂水盛木漂，土多金埋是已。柱內傷官食神輕，遇庫無災，若傷官食神三合太旺，又遇墓合，則絕氣愈甚必災，此以身弱之極而言。身弱遇庫無災，惟四柱比劫三合，則身旺已無倚劫，又遇庫身愈旺，無制必災，此以身旺之極而言。故曰旺雖逢墓庫絕，“生加生旺過非宜”。又曰中和為福，偏黨為災。 

《神峰通考》動靜說 
何以為之動也？其體屬陽，陽主動，故天行健，團轉循環而無端。故以人之八字天干透露於上者，為之動也。如八字天干之甲木，但能克運上天干之戊土也，不能克巳中所藏之戊土也。蓋以動攻動為親切，如男人之攻得男人也，不攻閨中所藏之女人也。但雖不能攻人，而亦有搖動震驚之意，但不能作實禍也。如女人見男來攻，雖不能加垂楚於其身，而亦有恐懼之意焉。如運中申中地支之庚金，亦不能攻我八字中天干所透之甲木也。是以天干之動，只能攻得天干之動，不能攻地支之靜也，明矣。 
何以為之靜也？其體屬陰，陰主靜，故地承順，方靜守固而有常。故以人之八字地支配藏於下者，為之靜也。如八字地支之庚金，但能克運上地支之甲木，不能克運上天干之甲木也。蓋以靜攻靜為親切，如女人只攻得女人也，不能攻在外之男人也。但雖不能被其攻，亦有搖動震驚之意也。如運上地支之庚金，亦不能破我八字天干之甲木也。是以地支之靜，只能攻得地支之靜，不能攻天干之動也，亦明矣。 
又如辰戍醜未四地支之物，乃天地四方收藏之庫，極牢固，假如八字地支，辰中有戊土，乙木癸水運，或行寅，寅中雖有甲木，亦不能破其戊。又運行酉，酉中雖有辛金，亦不能破其乙。又或行午，午中雖有己土，亦不能破其癸。非不能破也，蓋其庫中，鎖鑰甚牢，真要戍字運來沖開之，就如有了鎖匙，開了其鎖，而放出戊土乙木癸水出來。如醜字就要末字沖，別物不能攻之。故曰雜氣財官喜見沖，正此意也。

